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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湘舞又叫“打连响”“打铃枪”“打连厢”，是流传
于望江县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民间舞蹈，历经三百多年
来的演绎和传承，2010年入选安徽省第三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莲湘舞是介乎歌舞与曲艺之间的一种表演形式，
其节奏快慢视曲调而定。望江为二十四孝的孟宗哭竹
之地，当然盛产毛竹。莲湘舞的表演者手中的“莲湘”，
通常用一根三尺左右，比成人拇指略粗的竹竿，将其
两端刻出槽子，插上销子，串上铜钱或金属圆圈，横竖
有间隔，两端系红绸带或铜铃、绣球，敲击时便会发出
清脆的“嚓嚓”声。

莲湘舞的道具乃乐器“相”的前身，由“相”演化而
成“厢”，“相”为一种竹筒做的乐器，乃盲人行路的辅
助工具。盲人拿着“相”走路，一方面，能够用于指点道
路，指引方向；另一方面，摆动“相”走路，能够发出叮
当作响的声音，以引起周边行人的注意。还有另一种
说法，莲湘舞的道具由打狗棍慢慢演化而来，乞讨者
在陌生之地，有了这样一个工具，既能防恶狗欺凌，也
可表演技艺，为乞讨增加一份成色，寻得一份快乐。

莲湘舞表演时，表演者一般依次敲打肩、臂、胸、
背、手、脚、腿，并作舞、打、跳、跃、蹲、站、行的连续循
环动作。可一人独打，可众人群舞。动作活泼，节奏鲜
明。且歌且舞，且行且敲，唱词大都是本地区的民歌小
调，民谣小曲，也有自编自演的，也有请相关专业人员
为此作词作曲的。

莲湘舞风格上平稳流畅、活泼轻快，方法上简单
易学，老少皆宜，动作上舞蹈化，内容上通俗性、观赏
性较高。原始的双节莲湘与望江的黄梅戏、黄梅调融
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望江水乡韵味，为城乡大众
广泛接受与喜爱。由于其不断敲打身体的各部位，因
而它还有舒筋活血的功效，表演者因而与观众一样，
皆心情舒畅。

莲湘舞早期流传于望江境内的长岭、高士等地，
后逐渐传入新坝、金堤、凉泉、沈冲、华阳、雷池。由于
望江地处长江之滨，为水乡泽国，乡民大多依山傍水
而居，有流传的顺口溜为这一水乡泽国佐证：“黄土
冈，丈把高，大水淹来就齐腰。湖里游，沟里滚，日晒三
天成火坑。”新中国成立前，打莲湘的民间艺人打莲湘
均因为水旱虫灾，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以打莲湘谋
生。或上门乞讨逗人一笑，或街头卖艺引来围观，逗人
一乐。他们或夫妻一道，或父女同行，或兄妹结伴，因
而莲湘舞常常为“二人套”结构，二人离乡背井卖唱卖
艺，生活上可相互照应，便于交流，表演上配合也更默
契，更生动活泼。

清代毛奇龄所著《西河词话》中记载：“金作清乐，
仿辽时大乐之制，有名连厢词者，带唱带演，以司唱一
人，琵琶、笙、笛各一人，列坐唱词……此人至今谓之
连厢，亦曰打连厢。”清康熙年间李振声著《百戏住枝
词》载：“徐沛伎妇，以竹鞭缀，击之节歌。”这竹鞭应是
那三尺长的莲湘舞道具。

打莲厢又叫打莲香。相传我家乡曾有一名叫莲香
的童养媳，因受公婆虐待，背地里常向邻居们诉苦，一
边指着身上的伤痕哭诉，一边比画被公婆毒打的惨
状。人们同情莲香的遭遇，相互诉说，一传十，十传百，
渐渐形成了“打莲香”的原始形式，即边说边比画。后
来，“打莲香”讹为“打连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欢迎解放军进城，有关方面
曾组织打莲湘队上街打莲湘，受到广泛赞誉。1995年
望江县政府组织了八十人的莲湘队伍参加安庆第二
届黄梅戏艺术节，轰动宜城。2006年至2008年望江少
儿莲湘队参加省、市调演，荣获等次奖。2009年登上央
视《热情广场》大舞台，并于2010年在央视三套连续播
放，从此具有望江地方特色的莲湘舞走向全国。

百度搜索，打莲湘这个民间舞蹈全国许多地方都
存在。如江苏金湖莲湘舞，宿迁莲湘舞，西安莲湘舞，
皖北一些县也有，甘肃张掖还称其为霸王鞭，可见莲
湘舞这个民间艺术比较普遍。

据望江有关申遗资料介绍，望江莲湘舞其打法有
三。其一为演唱式打法，即原始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分布
在赛口、金堤、新坝、高士等地。演唱时右手在莲湘的中
间，踩着音乐的节奏先后敲打自身两腿的外侧、左手掌
心和右肩，四下循环，五下循环。其二为舞蹈式打法，即
基本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湖洲圩地区。以
自娱自乐、锻炼身体为主。可在庭院空场敲打亦可上剧
场舞台表演，节奏统一、动作统一。其三发展式打法，即
创新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在华阳和城区，由传统动作发
展而成。分为站立、半蹲、半卧三套打法，每套三十二式。
其打法丰富多彩，变化多样。之后因舞蹈的需要，加入敲
击地下、空中抖动、相互敲打、群聚拍击等。

随着打工潮的深入，望江的莲湘舞也与望江人一
道走出了望江。闲暇时刻，望江人三五成群，怀抱吉
他、琵琶等现代乐器，街头上、地铁口、居民区、大学校
园等均有他们的身影，既“打莲湘”、跳“莲湘舞”，也唱
流行歌曲、跳街舞，把古老的民间技艺与时尚技艺完
美结合，雅俗共赏，丰富着他们的精彩人生。

怡人身心的莲湘舞蹈

很喜欢艺术家刘树勇先生的一幅画，一
片紫色的花海中，一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
男子坐在一小圆桌前，桌上一书、一茶。画
上题诗云：世间无非过云楼，何事值得你犯
愁。荣辱得失算什么？此生只向花低头。

东坡爱花，他最爱海棠。自被贬黄州之
后，他成了海棠花痴。他在《记游定慧院》中写
道：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
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

在荒僻的野外，苏轼站在高高的小山坡
边，放眼望去，荆棘丛中，独见一抹嫣红。他
抬头望望远山还有天边的白云。于是他独
自一个人穿越杂草林，他站在海棠花边，弯
腰，低头，好半天，才抬起头来，然后转身，看
到天高云淡，唯有海棠依旧。于是每年海棠
花开，他都携酒邀客于花下醉而忘归。“朱唇
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
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在《寓居定惠院之
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一诗中他这样写海棠。在朝堂上不肯低头
的他，却深深被花陶醉，低头弯腰，忘了荣辱
得失。即使是在“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的窘迫现实面前，在《寒食帖》中，他仍对其
最爱的海棠念念不忘：今年又苦雨，两月秋
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我还是最喜欢东坡的《海棠》诗句：只恐
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那是苏轼在
黄州的最后一年里写的诗。他站在东边的

坡地上，挥舞着锄头，带着一家人在除草，他
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农夫。而他心里却有
一朵花，那花越开越艳，“耳得之为声，目遇
之而成色”，他享受到“自然界之无穷藏也”。

寒冬里，踱步于野外。于田埂的一角落
里，忽见一朵小小的野花，那矮小的杆子，稀
疏的叶子，弯曲在泥土的一隅，却有着淡红
的花蕊，洁白的花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
我却知道，它在寒冬里开了。我蹲了下去，
闻闻，有一丝颤抖着的花香，我想用手去摸
摸那花瓣，可是我又缩了回去，我怕亵渎了
那种美。我看惯了人工栽培的大朵大朵的
花，它们的花开花谢好像只是时间里的一种
轮回，而我却在乡间野外，静静地对开在墙
角或者石头缝隙里的野花驻足，低头。

去苏州的时候，在一村子边，见到有一
妇女，蹲在孩子身边。那孩子还很小，一直
在哭着，母亲哄着孩子，好长时间，孩子都在
哭。母亲有些急了，眼泪也出来了。只是母
亲没有哭出声，她怕惊吓了孩子，还是她知
道自己也是母亲了呢。那母亲一直低头看
着孩子，想着那女子当年也是昂着头嫁过来
的，好长时间，那母亲慢慢地张开了手，把孩
子抱了起来，孩子在母亲怀里睡着了，那睡
意里，却有了微微的笑意。

记得我小的时候，挨了打，哭得很是伤
心，姐姐和大哥哥们在场子里玩耍，没有人
哄我，我一个人摸着木门的门框，歪在那里

睡着了，后来母亲过来，蹲下来，看了看我，
然后把我抱在怀里。

我住在苏北的一个村子里，邻居是一老
妇人。她种了好多的菜，总是送一些过来给
我。我去她家里的时候，见到她蹲在菜园子
里，菜园子的篱笆边有一些花，老妇人念念叨
叨，面带微笑，见到我来了，她慢慢站起，转
身，拿了凳子，放在花下，让我坐在花下。那
些花特别的漂亮，我每次去都要低头闻闻。

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因病而去世，唯一
的儿子，也在意外中去世。她告诉我，她也想
到过死，可是有一次她在梦里，梦见了儿子，儿
子告诉她：妈妈，你是我心中的一朵花。就因
了这一句，她就觉得活下来，有意义。

我看到她那微笑，多么慈祥，多么向善。
想到二十一岁就春风得意的刘禹锡，却一

直不肯低头，贬谪多年。他低头看花，抬头写
诗，他的两首桃花诗，得罪权贵，二十多年里，
一直漂泊无定，他却看到了阳光里的花朵。他
低头看的那一树树的桃花，伴随着他走过紫陌
红尘，走过小桥流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他不就是开在天地间的一朵花吗？

夜间，看海棠开花的时候，我一直站在
海棠边上，那花苞一直没有动静，我干脆搬
了一小桌子，躺在上面，静静地看着那花，等
我醒来的时候，那花半开，我想，海棠是不是
在喊着我，要等我醒来，才舍得把整朵花灿
烂地开放。

此生只向花低头
游黄河

在电影镜头里，总有一些色彩被导演
所偏爱，就像诗人在描绘美好的嘴唇时总
会赋予它樱桃果肉的红润，那双在记忆中
挥之不去的眼睛如同盐湖底雨过天晴的薄
荷蓝。

我喜欢绿色带来的感受，生命的延展、
阳光、微燥、潮湿。第一次被电影中的绿色
镜头所打动，是一部 2007 年的电影 《赎
罪》，爱情片。电影开场不久后有一段女主
角塞西莉亚在林间的奔跑，她穿着雪纺的
上衣和丝绸的白色半裙，手中抓着一把拥
有墨绿长茎的鲜花。她跑得很快，呼吸急
促，镜头贴近时高速后退的灌木丛和阔叶
藤模糊而晃动，一片深深浅浅的明亮绿色
被夏季琐碎的阳光晒得发烫。阳光透过叶
片，光影照在她的侧脸，飘动的褐色卷发
与浅色衣裙恍然间都如此莹润而柔和。塞
西莉亚的神情既宁静茫然而又紧张，就像
一头皮毛光滑的美丽雌鹿，轻盈而又迫切
地奔跑在林间。鲜嫩的味道，光影，花
卉，成熟而青涩的姑娘，营造出童话般梦
境与现实交织的质感，甘甜的绿色。

《赎罪》还有一个关于绿色更为经典的
镜头，就是惊艳了影史的那条深瓶色绿
裙，后来的人们把这种绿色命名为赎罪
绿。当男主角拉响门铃，一袭绿裙的塞莉
西亚打开了门，宛如希腊神话中会出现的
女神。她转身引导男主角罗比随她走进书
房，绿绸裙宛如池中摇曳的水荇，勾勒瘦
削的腰身和盈白薄直的背。她穿过古朴而
昏暗的走廊，绿裙在暖黄的灯光下流动全
身的光泽，落在罗比深蓝的眼眸中，震颤
不可言明的心动。这袭绿裙无疑推动了他

们的爱情，神秘而靡丽的绿在后来突发的
悲剧下，隐约唤起那段书房里不可自抑却
无疾而终的沉沦，我想起塞莉西亚于林中
的奔跑，场景交织，仿佛预示他们不幸的
结局。

在关乎爱情的影片里，曾有多个经典
镜头都以绿色为基调，或者突出主题绿色
达到某种效果，我总是容易被这些色彩美
学所吸引。那些绿色生机蓬勃或奄奄一
息，流动或是黏稠，让人联想到阳光穿透
绿色的毛玻璃或是湿润的苔藓与沼泽。

韩国电影《小姐》中人物的主要活动
背景被设立在一座曲折而复杂的日式庄
园，隐匿于幽深到显得荫翳的园林。这片
墨绿的林寂静如同底片，仿佛死去的深
潭。全片都透露出一种昭和日式的氛围，
却又更加清新、忧伤，单纯的欲望与并不
纯粹的救赎贯穿始终。片中有一棵特殊的
樱花树，枝干粗壮而舒展，小姐说她的姑
母就是吊死在这棵樱花树上，月光好时能
看见她的身影在树边徘徊，珠子觉得瘆
人。有一幕场景，小姐长发披散，身穿桃
红色日式连衣长裙，伸手抱着树枝，将自
己挂在树上，茫然向远方望去。风吹动她的
黑发，白色樱花落下，背景里的树林如同一
汪碧绿的湖泛起涟漪。远远望去，仿佛上吊
的场景，而又美得那么柔和自然。影片即将
结束时，小姐和珠子穿着黑裙奔跑出了密
林，奔跑在草地上，地平线之上是浅绿与浅
蓝的岩山，峰顶常年无雪。她们奔向黎明，
耳畔穿过绿色的风，她们笑着、呼吸着、喘
着，她们比鸟儿更坚韧，比命运更自由。

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法复刻的

经典和我心目中同类影片的巅峰，不仅因
为它独特的同性题材和对性的揭露，更是
透过压抑而突破的镜头，我们能看到珠子
和小姐勇敢且热烈的灵魂。她们最初目的
不纯，是藻类一般滑腻的深油绿，可能救
赎她们的只有彼此，她们是淤泥里开出的
单纯的恶之花，灵魂的双胞胎。

我看过很多电影，其中不乏有色彩运用
极其大胆或者梦幻而瑰丽的镜头，蓝色、粉
色、红色。然而绿色所带来的特殊气味，如
同一次儿时的抚摸，拥有能让我从瞳孔开始
蔓延至全身的战栗。我相信绿色蕴含的力
量，那些紧张、膨胀、清新、通透、遥远、
忧伤，所有的情绪，就像胎儿在母体中第一
次感知到的世界，原始而温柔的力量。《花
样年华》中苏小姐的绿旗袍笼在昏暗的台灯
下，《秘密花园》中少女手拉手穿过绘满花
卉图案的绿色走廊，《印第安夏日》中女主
角从青苹果浴中探出头来，雪白的齿啃上淡
绿的表皮……我听到过的最贴近绿色的情话
是《小姐》里的“我想用母乳喂养你”。小
姐鲜绿的和服、血红的双唇下搅拌着她前半
生忍受的所有苦痛，而珠子是那个给予她黑
色衣裙的人，如母爱一般的爱情。

《赎罪》中，罗比写信给塞西莉亚，他
说“The story can resume”，缘分未
尽。写信时，他不知自己会死于败血病，而
他心爱的女人亦会因空袭与世长辞。他说他
将穿过花园，再次在那个书房吻她，而那条
绿裙代表着无法挽回的时光，令旁观者无数
次心痛。

看过那么多的电影，每当那些绿色划
过我的瞳孔，便如同划过我的肌肤和灵魂。

划过你瞳孔的那一抹绿色
陈紫京

谁在一条枯水的河中
做最后的沐浴
血红的落日
笼罩着无边的虔诚

我喜欢这样的黄昏
风滑过指尖
以冰的温度直抵心房
风托起炊烟
梦想走在支离破碎的路上

十一月的黄昏
都是我喜欢的旧事物
静谧的山岚
辽阔的田野
孤寂的村庄
还有
越来越稀薄的
你的样子

有一种力量

波澜起伏的深夜
我的骨头开始疼痛
春风浩浩荡荡
灵魂掉进深渊

在大雨来临之前
你要穿过这峡谷
一种声音不停地提醒
我的身体在战栗

是的，我渴望有一条河
以桃花汛为期
以最激烈的水流
冲刷我身上的寒意
以最激烈的碰撞
点燃我冰封的血液

我想象着
有一种力量
将我最疼痛的那根骨头磨成箭矢
在雷电交加的黎明
穿透繁华与虚无
穿越森林和戈壁
抵达凤凰涅槃的地方

黄 昏（外一首）

朱俊春

过雷公岭

岭上开满草药之花
新笋在草丛里等风，等树叶
打开噼啪的掌声

有人背负春天的诗章
过雷公岭，一些旧光阴
被闪电泄露
茫茫岁月长在无边的大地
一道宣言足以震颤
任何一个孤独的生命

蜿蜒的山路翻过岭上
消失的尽头是故乡
是山水宽广的胸怀

有隐隐的雷声滚过
大地安好，人间安好

湖边漫步

鱼儿们跃出水面的喧哗
这奢华的庆典
被湖水巨大的安静湮灭……
夜色晃动波浪上的渔火
偶然的跳鱼儿，天上的星尘
被谁的丝网缠住
曾经被飞翔的鱼击中
这温柔的一击
一生都痛，一生都伤

新鲜的水蓼动了一下
又动了一下，有鱼
在浅水里产卵，像我的文字
一只鹭鸶落在出水的牛背上
瞬间，我故去的亲人
化身飞翔的白

蚌壳在湖滩上弯弯绕绕的痕迹
被昨夜的春雨抚平
金色鱼鳞已镶上黄昏的天幕

草药之花（组诗）

刘鹏程


